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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呼吁：蒙古族口头遗产“乌力格尔”急需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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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6月中旬记者在位于科尔沁草原北部的扎鲁特旗采访时，适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那里举行的·乌力格尔演唱月活

动”。专家和艺人们一致呼吁，在蒙古民间流传数百年的活态口头文化传统“乌力格尔”正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如再不采取紧急抢救

措蓖，这份保存在现今为数不多的已上年纪的民间老艺人记忆中的珍贵口头文化遗产，将会永远地消失。 

    蒙古语“胡仁”或“胡尔·因”意为“胡琴的”或“四胡的”；“乌力格尔”意为“故事”，加起来可以理解为“胡琴伴奏下演唱

的故事”。说唱乌力格尔的艺人叫做“胡尔奇’。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斯钦巴图介绍，乌力格尔，是

蒙古胡尔奇艺人在低音四胡伴奏下演唱的一种口头艺术形式，演唱的内容包括蒙古故事家与艺人创编的中国历朝传奇故事，也包括蒙古

传统史诗与传奇故事。它融合了蒙古史诗表演艺术手法，至今保留着部分史诗母题与程式，源于史诗又游离于史诗，受中原曲艺影响而

又有独特艺术价值的说唱艺术。它是草原音乐、草原史诗和中原古典小说的绝妙结合，珍贵的口头文化现象，是中华文化多元二体的典

型例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纳钦告诉记者，乌力格尔在蒙古民间已有数百年传统。据不完全统计，以优美韵散文形式说唱

的乌力格尔有几百种上千部之多，而且每部规模都在1—3万诗行之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蒙古族聚居区仍有300多位民间艺人说唱

这些故事，而如今，整个内蒙古和东三省能够说唱乌力格尔的胡尔奇只剩下60多人了。如今能够演唱整部乌力格尔的胡尔奇和创造性的

胡尔奇数量少之又少，且都年老多病，在世时日无多。即使这样，做最保守的估算，内蒙古和东北三省的胡尔奇演唱时间总长也会达到

3000小时以上，而这3000小时的珍贵遗产就在他们的记忆中，因此，必须尽快抢救。 

    记者有幸在扎鲁特旗巴雅尔吐胡硕镇的表演现场见到了目前国内最杰出的乌力格尔胡尔奇劳斯尔、金巴扎木苏、拉希敖斯尔、古茹

等大师。然而，就是这些在表演现场激情四射、口若悬河的胡尔奇大师们，其生活现状令人难以相信。今年已71岁的金巴扎木苏大师在

锡林郭勒草原流浪多年，居无定所，生活困苦，除他之外，在锡林郭勒盟已找不到第二个能够纯熟说唱的人了。但谈到乌力格尔，他那

洪亮的嗓音里充满了苍凉：“我老了，我一死故事也就带在棺材里了!你知道吗?一个民族的特色来源于文化、历史的源泉，像乌力格尔

这样自唱、自伴、自讲、自创，一个人就可把一个小型艺术团的工作承担起来的综合艺术太少见了。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民族文

化而奋斗!” 

    今年已68岁的伊塔艺人，是扎鲁特旗格尔朝鲁苏木宝日珠日和嘎查牧民，他也是全嘎查唯一会说唱的艺人。然而生活的愁苦已使他

苍老得不成样子。他一会儿欢喜得像个孩子，一会儿又老泪纵横：“我已经20多年没有说唱过了，就快忘完了!这回真是高兴绝了!’ 

    今年已58岁的著名艺人劳斯尔大师竟然只是扎鲁特旗文化馆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他感慨良深地告诉记者，如今胡尔奇们的家庭经济

状况普遍不好，凡是胡尔奇家的房屋，在当地村落中是最差的，艺人们有满腹故事财产，却无处经营和操练。胡尔 

奇们贫困有一个普遍性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乌力格尔这个远离财源的巨大传统，他们常年奔波在草原上说唱乌力格

尔，顾不上侍弄家里的牲畜和庄稼，而演唱所得也微不足道。胡尔奇生活水平的低下已经深刻地影响着乌力格尔演唱传统的正常延

续。    斯钦巴图告诉记者，从2003年8月23日民文所与扎鲁特旗人民政府就联合建设“研究基地”签约开始，历史上第一次集中、科

学地对乌力格尔的抢救拉开序幕。扎鲁特旗是蒙古“博”(萨满教)保存最好的地方，是“安代”舞的发祥地，也是“乌力格尔”的摇

篮。这里拥有丰富的蒙古族口头传统，并产生了杰出的说唱艺人琶杰大师，是一个天然优秀的蒙古族口头传统的研究基地。本次活动就

是将艺人演唱还原于其文化生态和语境当中，在真正活态演唱环境里跟踪摄录和观察艺人演唱与表演现场，年内争取抢救采录500个小

时的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朝戈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工业化、文化标准化等的影响下，大量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文

化传统和来自本土少数民族文化渊源的口头遗产正濒临消亡的危险。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我国也面临着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有效

保护传统和民间文化艺术的挑战。在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急需对像乌力格尔这样的民族口头遗产进行必要的鉴别、保

存、研究、传播、保护和宣传。 

    不过，对于整个抢救计划来说，眼前的工作微不足道，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的三位博士一位硕士显得英雄气短。

他们对记者说，搞这次活动，所里从十分紧张的资金中拿出两万元，他们恨不能将一枚硬币掰成两半花。此次出来带的几台录音机还是

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借的。所里只有一台摄像机和照相机，其它几台都是他们几个人凭个人关系借的。记者在演唱现场也看到，这些专

家、学者和艺人们挤在乡政府十分简陋的招待所里，寝室就是办公的地方，每天工作近20个小时，他们对于民族文化深深眷恋而进发出



的激情令人为之泪下。 

    专家、学者和艺人们告诉记者，目前已经作出十分成熟的抢救计划，但经费严重短缺使得抢救工作步履维艰。如果当地政府尽快支

持做好譬如组织演唱比赛、组建乌力格尔艺术团、组建胡尔奇学校等具体工作，如果国家有关部门能给予最起码的几百万资金投入，除

给予胡尔奇起码的报酬外，近期，今后三年内可搜集2000小时的乌力格尔资料；中期用6年，以三年为一周期，对所遗漏的胡尔奇进行

录音，回访一些重要的著名胡尔奇，进行必要的再录音，并辐射内蒙古东部在内的东北地区，将所有老胡尔奇记忆中的乌力格尔搜集

到；长期，从今后到20年，跟踪采访年轻胡尔奇。这样既可以建成一个真正规范化的、存量庞大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乌力格尔

收藏库”，也能使乌力格尔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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